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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去出差以外，办公室是汪先生的大半个家。
两次采访中的一次是在周六晚上八点多，平日

的那个时候本是他的工作时间。“不过我一般 11 点
之前会到家，不然老伴儿会生我气。”他笑着解释自
己的工作时间也不算“太长”。

为了避免被外界过多打扰，除了叫车的时候，他
从不用手机。

1936年出生的汪品先有着那个时代鲜明的赤诚
和信仰。

家国情怀和振兴祖国的强烈愿望在他的心里留
下了深深的烙印。经常从专业领域考虑国家海洋战
略的他会自然而然地把自己和国家联系在一起。

上世纪 60年代的饥荒时期，他觉得国家困难，
从苏联回来坚持不用“糕饼票”之类的标证，后来犯
了浮肿。

从上海“十里洋场”长大的他，在念书的岁月里
总觉得有“原罪”，真心诚意地想批判掉“个人主
义”。 他甚至曾深深地怀疑和批判过自己的“自私”
———1959年车祸醒来后，为什么首先想到的是“自己
还活着”，而不是先想到他人。

后来的经历，尤其是“文革”的洗礼，才让他反思
当年接受的教育是否正确。

在国外的考察和进修期间，他慢慢领悟到科学
的创造需要自由的空气。从学成回国到如今接近“杖
朝”之年，他也一直没有停止科学的思考和反省。

在他看来，近些年来，虽然我国对科学研究的投入
巨大，发展速度也令世界瞩目，但管理层面的急功近利
和文化层面的沉沦，“也许使问题比成绩长得更快”。
“我们的做法偏了，总的来说，我们是拿抓工程的

方法来抓自然科学的基础研究，目标过于明确，过于强
调物质化的结果，这样不利于形成健康的科学研究风
气，也出不了真正大的成果。”汪品先不无忧虑地表示。

他认为，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强调物质为主，精
神的东西就放松了，而且缺乏对历史的反思。“我总
觉得，现在这么好的条件，完全可以冷静下来，想想
究竟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

研究海洋的汪品先已经历过人生的风浪，他明
知道说的不见得符合主流观点，期望中的改变也不
会立刻发生。“但是如果连不同的声音都没有了，那
才是真的糟糕。”

赤子心家国情无止境
姻本报记者 王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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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世勃上学的第一天，老师就把
他的名字念反了，从此同学们都叫他
“姜博士”。

小学毕业时他是班上唯一考上初
中的，但由于家里太穷，父亲不让他继
续读书，却让他拜师学手艺。不识字的
母亲偷偷塞了两块钱让他去报名读初
中。但他刚读了一年，“文革”就开始
了，老师下放，学校停课，他也只好回
家去种地。

2010年入选国家“千人计划”、现
任复旦大学病原微生物研究所所长的
姜世勃回忆童年经历时说：“我就读的
那所学校叫‘东方庙小学’，校名很浪
漫，但它其实是建在荒山顶上一个破
庙里的小学，庙里唯一的老尼姑担任
副校长。我小时候患有严重的哮喘病，
每天非常艰难地走在那十里求学之路
上，就是盼望将来能有机会走出大
山。”

但那时的他做梦也不会想到，自
己日后会远赴纽约，踏上科学的征途。

幸运的读书人

身为“50后”的姜世勃认为他属于
不幸的一代———正长身体时，遇到三
年自然灾害；正要读书时，赶上“文化
大革命”；正要结婚时，提倡晚婚；正要
生育时，只准生一个。

不过他也承认，自己是这一代人
当中的幸运者———参军成为理想时，
15岁当兵；上大学成为梦想时，是“工
农兵学员”；出国成为时髦时，赴美进
修学习；海归成为趋势时，入选国家
“千人计划”。

不过这些幸运并非从天而降，而
是源于他对读书的兴趣和坚持。“我从
小就喜欢看书。当时煤油非常珍贵，我
经常就着灶火看书，一不小心就会把
头发点着。”当时的痛苦现在却成了他
记忆中的趣事。

和小伙伴们比起来，他确实显得
有些另类。其他孩子都在外面玩，他却
喜欢待在家里帮母亲踩缝纫机做衣服
和照顾弟弟妹妹。母亲倒是一刻也离
不开他了，每当有小朋友叫他出去的
时候都会被妈妈揪回来干活。

不过，饱受艰苦的姜世勃却生得
福相，有次他和哥哥走在路上被算命
先生叫住说：“这孩子将来有出息，瞧
他那一对大耳垂！”他哥哥说：“大耳垂
还不是被我妈揪出来的！”

事实上，姜世勃真正的福气来自
于 1969 年春节前遇到来家乡招兵的
总参通信兵的一个连长，他让姜世勃
作为候选报务员参军入伍，这成为他
命运的转折点。

身体素质较差的姜世勃在部队
里担任卫生员和军医助理，在业余时
间自学了 17 本初、高中自学丛书和
医学入门知识后，1974年他进入广州
第一军医大学学习，1985年考上西安
第四军医大学博士生，1987年获得世
界卫生组织奖学金到美国纽约洛克
菲勒大学进修学习并完成博士后训
练，1990~2010 年在纽约血液中心
LFK 研究所从助理研究员一直做到
研究室主任。

成功之道：刻苦 +自信

当谈及“刻苦和天赋哪个更重要”
时，姜世勃不假思索地说：“当然是刻
苦。”

据他当年的学生、现任广州南方
医科大学药学院院长刘叔文回忆：“一
年 365天，除了出差、圣诞节和春节，
姜博士都在实验室里工作。”

此外，他的成功与其自信的特质
也是密不可分的。

1991年，姜世勃根据艾滋病病毒
（HIV）表面蛋白的序列设计并合成了
30多条多肽，想用来研究抗艾疫苗时，
却意外地发现其中的有些多肽能够相
互作用，他由此推测其可能具有抗
HIV的活性。但研究室主任 Neurath则

认为他的想法
太疯狂：“不可
能！你见过病毒
会愚蠢地生产
对自己有害的
多肽吗？那样病
毒不都自杀了
吗？”

但姜世勃
仍然坚持己见，
最终证实其中
一个多肽———
SJ-2176 能 与
HIV 表面蛋白
的某一功能区
相互作用，从而
非常有效地抑
制了 HIV 进入
宿主细胞。

姜世勃的
专利后来转让
给美国 Trimeris
和 Roche 药物
公司，开发出了
世界上第一个
抗 HIV 多肽药
物恩夫韦肽（又
叫 T20）。该发
现开辟了研发
抗病毒多肽药
物及病毒进入
抑制剂的全新
领域，姜世勃的
团队在该领域
也一直保持着国际领先地位。

回国近 3年来，姜世勃和他的团
队获得了十多项总计 2000多万元的国
家及省市研究基金，发表了 70多篇
SCI论文，影响因子总计达 300多点，
申请了 5项专利（授权 1项），其中大部
分的成果与病毒进入抑制剂有关。

无心插柳柳成荫

姜世勃在给研究生作报告时多次
强调：“对于科学家来说，坚持自己的
既定目标持之以恒固然重要，但千万
不要错过研究中的意外发现。”

1996年，姜世勃发现，从牛奶中提
取、经化学修饰后的一个蛋白质（现称
“JB01 蛋白”）具有很强的抗 HIV 活
性，拟用它来研制预防 HIV性传播的
杀微生物剂（一种用在女性生殖道的
凝胶制剂）。

文章在 Nature Medicine发表后引
起轰动，欧洲一家公司拟购买姜的专
利来开发抗 HIV的杀微生物剂。但不
巧的是，恰逢疯牛病暴发，一切与牛奶
相关的药品研发在欧美地区都被叫
停。

考虑到中国没有疯牛病，姜世勃
带着他的专利多次回国寻找合作伙伴
或投资商，希望能在中国开发抗 HIV
的杀微生物剂。但由于当时的中国专
家和官员还未充分认识到 HIV性传播
巨大的潜在威胁，鲜有人对 JB01蛋白
感兴趣，他也只好放弃了该制剂的继
续开发。

2011年回国后，姜世勃注意到中
国妇女感染人乳头瘤病毒（HPV）及其
引致的宫颈癌发病率和死亡率都很
高，他决定与太原锦波生物医药科技
有限公司合作开展研发抗 HPV 的药
物或制剂。

他的助手陆路博士意外地发现
JB01蛋白也有很强的抗 HPV活性，锦
波公司则完成了 JB01蛋白剂型的优化
及临床前和临床试验，发现约有 68%
的 HPV感染者在使用了 JB01生物蛋
白辅料后转为阴性，而对照组只有 8%
的转阴率。后经山西省药监局批准，用
于防控 HPV感染的 JB01生物蛋白已
于今年成功上市销售。

对姜世勃而言，暂时的困难从不
会令他沮丧：“科学的征途有时就是这
样，‘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
荫’。”

汪品先：深海守望者
姻本报记者 王庆

那是 1959年的夏天，一辆从高加索山上下来的卡
车底朝天翻倒在黑海岸边，被压在底下的莫斯科大学
地质队员里，有个叫汪品先的中国学生。当他苏醒过来
的时候绝没有想到，前面等待着他的，是要比翻车更糟
糕的“折腾”。

1960年回国前后的“重点批判”，“困难时期”的政治
运动，汪品先遭遇的是精神上的巨大冲击。“文革”期间，
他和很多知识分子一样，几乎绝望地以为将来的生存环
境“就那样了”。

但是这位推动中国深海研究的先行者、国际大洋钻
探首位中国首席科学家，更没想到会在该退休的年龄迎
来学术上的黄金期。对于汪品先来说，“年轻想做事情的
时候做不成，老了该谢幕的时候反而要登场”。他开玩笑
说：“别人是博士后，我是院士后。”因为他自认为“有点分
量”的工作，都是在上个世纪 90年代以后做的。“到了晚
年，才挖到了深海研究的学术富矿。”
《老人与海》的故事曾感动了无数读者，而汪品先

对于大海，不是征服，不是挑战，而是永恒的探究和深
情的守望。

“中国觉醒了”

如果说距离产生美，神秘激发兴趣的话，那么“深不
可测”的海底世界则对汪品先散发着持久的迷人魅力。

人类进入深海只有几十年的历史，而海洋平均有
3700米深。由于隔了巨厚的水层，人类对深海海底地
形的了解，还赶不上月球表面，甚至赶不上火星。

正所谓“山高不如水深”———陆地最高的珠穆朗玛
峰 8800多米，而海洋最深的马里亚纳海沟却有 11000
米。到目前为止，有 3000多人登顶珠峰，400多人进入
太空，12个人登上月球，但是成功下潜到马里亚纳海
沟最深处的，至今只有 3人。

自古以来，海洋开发无非是“渔盐之利，舟楫之
便”，都是从外部利用海洋。当代的趋势，却是进入海洋
内部，深入到海底去开发。

现在全世界开采的石油 1/3以上来自海底，其经
济价值占据了一半以上的世界海洋经济产值。

各国对海洋资源开发的重视甚至争夺日益激烈。
要想获取，必须先搞清楚深海底部“有什么，怎么办”。
汪品先探究和守望的，正是这片蕴藏着无尽宝藏的战
略领域。

但是直到近几年，深海研究在我国才提上日程。为
海洋科学呼吁 20多年的汪品先，现在才感到如鱼得
水，“海洋事业迎来了郑和下西洋 600年以来的最好时
机”。

其实，学古生物学出身的汪品先本来对海洋的了
解也很有限，真正让他大开眼界，看到国际海洋科学前
沿的，是上世纪 70年代末 80年代初在西方的考察和
进修。

1978年，汪品先随团访问法国和美国。刚刚改革
开放的中国，对外部世界的很多认知需要重新建立。两
个月在十多个城市学术机构的访问，以及接下来获得
“洪堡奖学金”在德国一年半的研究，使他懂得了什么
是当代科学，特别是海洋深处的研究。“如果说，苏联的
5年学习获得的是扎实的基础，那么从德国学到的则
是活跃的学术思想。”

而那段时期，国内在海洋研究的很多领域还处于
落后和空白的状态。汪品先和同事们就是依靠简陋的
设备，建立起了同济大学海洋地质系。他们住的宿舍以
前是个肝炎病房，工作的实验室是个蚊蝇成群的废旧
车间，用来研究微体化石的是两个对不上焦的显微镜。

尽管如此，但汪品先和同事们还是在 1980年完成
出版了《中国海洋微体古生物》文集，后来又出了英文版。
这本书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重视，十几个国际学报纷纷
报道。“中国觉醒了。”法国一本学术期刊在对该文集的评
论开头这样写道。

“能活着回来就算赢”

事实上，从历史的角度来讲，近代中国在世界上的
落后，正是从海洋开始的。

1840年的鸦片战争、1894年的甲午战争、1900年
与八国联军的战役，都是首先败在海上。汪品先则希望
通过自己在科研方面的努力，为国家重新在海洋找回
自信的道路上起到实质性的推动作用。

1991年汪品先当选中科院院士的时候，“够分量的”
机会依然没有到来。直到上世纪 90年代末，汪品先终于
迎来了中国参与“国际大洋钻探计划（ODP）”的机会。
而这种深海游戏，只有在经济和科技上都具备相

当实力的国家才玩得起———20 世纪地球科学规模最
大的深海钻探计划，于上世纪 80年代发展为由 10多
个国家共同出资的“国际大洋钻探计划”，每个耗资逾
700万美元的钻探航次，由国际专家组根据各成员国
科学家提供的建议书投票产生。

1995 年，汪品先提交了《东亚季风在南海的记录
及其全球气候意义》建议书，1997 年，该建议书位列全
球排序第一，被正式列为 ODP184航次。而有的建议书
提了十多年都未被采纳。

1999 年，该航次在南海实施，汪品先是首席科学
家。“走的时候，我跟老伴说，能活着回来就算赢。”这位
当时已年过六旬的科学家承受着极大的压力，“我连大
洋钻探的小兵都没当过，现在一下子要当首席，压力很
大。”

海上工作本来就有风险，何况深海海底的钻探。海
盗警报还没过去，又遇到了雷达失灵……不过对于担
任首席科学家的汪品先而言，最大的压力来自工作本
身。在海上工作的两个月里，汪品先的生物钟彻底被打
乱了，每天只敢睡一会儿。“大洋钻探是需要砸钱进去
的，每天的成本超过 10 万美元，一旦哪个环节出问题，
造成的损失也将非常巨大。”

一番劈风破浪之后，汪品先终于完成了第一次由中
国人设计和主持的大洋钻探航次，不仅实现了中国海区
深海科学钻探零的突破，而且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在南海
的南沙和东沙深水区 6个站位钻井 17口，取得高质量的
连续岩芯 5500米，还为南海演变和东亚古气候研究取得
了 3200万年前的深海纪录。

大洋钻探是国际合作项目，钻探船是美国的，
船长也是当年打过越战的美国老兵。汪品先至今记
得在南沙海域，当第一口井开钻的时候，船长下令
升起中国国旗时的场景。“那个意义，超出了科学的
范畴。”

钟情南海

在深海研究中，汪品先对南海情有独钟。
法国的古海洋学家卡罗·拉伊曾描述，中国南海中

可能会有地球上最迷人的地质纪录。
在汪品先看来，要从根子上了解边缘海的资源和

环境，最好是解剖一只“麻雀”。南海作为边缘海，正好
是只“五脏俱全”的麻雀。

他进一步解释道，与大西洋相比，南海海域规模
小、年龄小，便于掌握深部演变的全过程；与太平洋相
比，南海沉积速率和碳酸盐含量高，正好弥补西太平洋
的不足。

经过汪品先和学界同道的共同呼吁，“南海深海过
程演变”重大研究计划于 2010年 7月正式立项，是我
国海洋领域第一个大型基础研究计划，预计执行期为
8年（2011~2018年），总经费至少 1.5亿元。

这项计划的目标在“深部”，采用一系列新技术探
测海盆，揭示南海的深海过程和演变历史，再造边缘海
的“生命史”，争取为国际边缘海研究树立典范。

作为指导专家组组长的汪品先介绍说，南海深部
计划的立项经过了多年的酝酿和研讨，主线是解剖南
海这只“麻雀”的生命史,包括三大方面内容：从海底扩
张到板块俯冲的构造演化，是这只麻雀的“骨架”；深海
沉积过程和盆地充填，是它的“肉”；深海生物地球化学
过程，是它的“血”。

目前，全国四十多个实验室、三百多位科学家，正
在从不同学科共同探索南海的深部。将近 3年来他们完
成了几十个航次和航段，正向纵深推进。南海的第二次大
洋钻探，将在即将到来的春节前从香港起航，钻探南海的
大洋地壳，两位首席和多位航行科学家都是“南海深部计
划”的研究骨干。我国 7000米载人深潜器“蛟龙”号首个
试验性应用航次，也已经在今年 6月下潜南海北部探索
冷泉和海山……

布局海底观测网

在完成和推动上述深海科研项目后，如今在汪品
先推动深海科技的目标清单中，列在第一项的便是建
立海底观测网。

据他介绍，人类认识世界的过程，是一部不断扩展
视野的历史。假如把地面与海面看作地球科学的第一
个观测平台，把空中的遥测遥感看作第二个观测平台，
那么在海底建立的将是第三个观测平台。
“人类历来习惯从海洋外面研究海洋，而海底观

测网是在海底建造气象台、实验室，从海洋内部研究
海洋。”汪品先说，如果在海底布设观测网，用光电缆
供应能量并传输信息，就可以长期连续进行原位观
测，随时提供实时信息，这将从根本上改变人类认识
海洋的途径，所有相关的研究课题都会为之一新。

他进一步解释说，这是人类和海洋关系的改变。
2009年，加拿大建成了世界最大的海底观测网，2014
年美国将建成更大的观测系统。美国人说，若干年以
后，人们在家通过电视直播就可以观看到海底火山爆
发的壮观场景。

在这场被视为海洋科学新革命的进程中，汪品先
希望中国不再“迟到”。“只有尽早介入，才能在相关国
际规则的制定中取得话语权。”

多年来，汪品先是呼吁者，也是践行者，为推动建
立海底观测系统而奔忙。
《国际海底观测系统调查研究报告》这个由他牵头

完成的内部报告，经多次修改于 2011年形成了最终版
本———《海底观测———科学与技术的结合》。

2009年，在汪品先领衔下，中国第一个海底综合
观测试验系统———东海海底观测小衢山试验站建成并
投入运行。2011年，中国的深海观测装置在美国加州
900米水深的试验站对接成功。

同年，由汪品先所在的同济大学牵头，提出在我国
东海和南海建设国家海底观测系统。2013年，这项建
议已经正式列入“十二五”国家大科学工程。

“年轻想做事情的时候做不成，老了该谢幕的时候反而要
登场。”汪品先开玩笑说，“别人是博士后，我是院士后。”

对姜世勃
而言，暂时的困
难从不会令他
沮丧：“科学的
征途有时就是
这样，‘有心栽
花花不开，无心
插柳柳成荫’。”

采访手记


